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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呢？好久了，是么？我的心
的领地总是那么黯淡，黯淡
一如漫漫长夜。我又何尝没
有寻找过呢？我是寻找过的，
寻找生命中的闪光，只是结
果却每每使人失望。
　　那么，我是无论如何也
得感激你的，在与你的交往
中，我倏忽发现了月亮般的
清辉，而且我正沐浴在那柔
曼玉润的清辉里呢。我是那
么惊异于自己的发现，倘若
不是担心怕破坏了那种宁静
和平的境界，我是真想在地
球上朝着中天的圆月呼喊的：
这里有一轮月亮，这里也有
轮月亮啊！
　　都说爱是自私的，我亦
当然没有理由不希望自己能
独个儿拥有你的爱的全部。
然而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
的，就因为你的爱如十五的
满月，你得将你的爱的清辉
洒向世间万物。你并没有责
怪我的自私，你认为我的希
望并不为过，只是在我的心
中，却实实在在地感到愧疚，
是一种觉得自己无光的愧疚。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种启示，
是一种召引；兴许又什么都
小是，只是你在释放着一种
爱，一种能够感化麻木者灵
魂的纯真无瑕的爱——
　　有那么一个女儿家。
　　那时，她还是一个刚学
步不久的黄毛小丫头罢，她
家里也正好喂了一只灿烂青
黄茸茸一身羽毛的小鸡。左
邻右舍的大人，以及她的父
亲和母亲，也都常常地笑她
和它是两姐妹呢。她自己自
然也这么认为。因为她和它

确实是很好的一对。兴许小
小年纪的她当时还萌动过这
么一种意念也未可知，那就
是：心与心的交往是不应该
受躯壳局限的。
　　她总是那么自信。但是她
爱它，却不占有它。莫非她
那时就意识到：只要是生命，
就应该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她总是那么宁静又和平地对
待它。它爱和她在一起玩时
她就高高兴兴地同它在一起：
叉开五指为它梳理羽毛，用
小手绢把它爪子上的尘垢擦
拭干净……总是那么自然又
自然地释放出自己的爱的能
量。莫非她那么幼小的心灵
就有那种奇妙的感觉？——
“自己在付出时，其实同时
也在获得。”
　　她喂它有个习惯。她并
不把谷粒遍撒在地上，她担
心它连泥带土啄食了会出现
什么麻烦事情，而总是和掌
托着，让它堂堂正正啄食得
极自在又极干净。常常地，
她和它两个脑壳凑到一起时，
她兴许也曾想到过“平等”这
个后来才学的词呢？倘若当
真想到这些时，她自然是不
能不激动的罢。但是，更使
她激动得爱心颤颤的，恐怕
还是她掌上的皮肉偶尔被它
当食啄着而不肯放松的时候，
那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不
让她想到在母亲怀里撒娇时，
母亲在她那粉团团的脸上，
抑或身体的其它部位柔情地
一揪的感觉来的。那其实是
一种传递爱的方式啊！
　　只是有一回，她却也感
觉到了一种爱的毁灭的悲哀。
　　那天，她和往常一样，

从母亲床头的磁缸里捧出了
一掌黄灿灿的谷粒，复又那
么宁静又和平地蹲在门坎旁。
可是，许久许久了，却不见
她的影子，吃午饭了，有她
最喜爱吃的葱花蛋，那一缕
缕菜香仿佛慈母抛出的一缕
缕柔情，在拉她，在扯她，
而她却木头人一般，痴痴呆
呆地蹲在原处。母亲是她的
母亲，自然很解她的心意，
就那么一直陪在她身旁。天
快黑了，母亲实在挂不住了，
胆怯地告诉她：“那鸡中瘟
疫死了！”事物的自生自灭，
原来是自然的，但是这个“死”
字对于她却太陌生太陌生了。
她的脸和嘴唇在迅速地变白
变紫变乌，浑身颤颤瑟瑟地
抖动起来，那一双清澈明洁
的眸子，也在瞬间变得迷茫
浑浊……然而，她毕竟没有
绝望，当她把目光投向母亲
苍老的面容时，便是猛然一
怔，她似乎读懂什么新的内
涵了。
　　她反而好平静好平静，
平静得让人难以置信。不信
就不信罢，或许她爱它，什
么也不为。爱，是一种行
为，是自己感情的满足；是
一种证明，证明她的一颗心
在跳动，证明她的血液在畅
响……只要她自己在爱就行
了；爱，是一个人生命隐私
的感觉，只是她自己一个人
的事，跟外在条件没有什么
相干。也许她还想得更深远：
只要自己在爱，也就不会使
自己变成心中无所爱的一个
空心人——尤其是一个空心
女人！
　　那么就连哪天她所倾注

过无可计量的爱恋的人突然
离她远去（而决不是无可奈
何的死别），她也不会再惨
白着一张脸，乌紫着两片嘴
唇的。她会极平静地安慰自
己：“别责怪人家罢，什么
都有个缘分的。”就是有人
伤害了她，她也不会记恨人
家，她认为：自己受了伤害
不过是一种偏见，因为别人
在伤害你时，同时也伤害了
他自己……
　　“她已不再是个黄毛丫
头了，是么？”我被全身心
地融进了故事。不无好奇而
又惊诧地问你。你只是浅浅
地然而也是意味深长地一笑，
复又接着往下说开去——
　　是的，日子在一天一天
堆积，她的爱心也是在一天
一大地博大。那些从她眼皮
底下翩翩舞过的蝴蝶或蜻蜓，
那些在她足下临摹道路的蚯
蚓及细数尘粒的蚂蚁，她都
觉得将是自己永生永世也难
以忘怀的旅伴。更何况到了
后来那些和她相握过的一双
双温热的手，以及那些对她
绽放过的一朵朵灿然微笑
呢？那是足以使她的一颗爱
心膨胀的啊！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真
的，明白了——尽管我总是
觉得你未能把全部的爱恋倾
注于我，而我却一直处于一
种高度兴奋的焦点上。
　　我好自信。因此，我说：
我的生命中同样有着一轮满
月。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其
实应该遍地都是月光。是么，
遍地都是月光。

遍地月光
　　许是机缘成熟，我在兜兜
转转了十年之久的打工生活之
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也可以说是初心使命吧。也因
为诗歌的一点小成就，我有缘
结识了诗人居士李青凇，也因
此结缘佛学。
　　彼时，我刚刚经历了巨大
的失败。那一年是 2008 年，
也是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时。
那一年，我心被现实驱使，架
不住家人的规训，一个猛子扎
进商海，本就资金不多，一遇
风雨，便经不住任何风浪，就
被资本打趴下。正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我接触到打工诗歌，
便开始了抒写打工生活苦闷的
诗歌。
　　几年时间写了数百首，有
几首还经常被论者提及，比如
《在雨中》《出租里的乡愁》
《在塘尾，我是一尾受伤的鱼》
等。此后因为我辞去保安的职
业，一边带孩子，一边写诗，
而被媒体予以报道，引起非议。
那时我还飘飘然的，但我很快
意识到自己的卑微。一些熟悉
的诗友还以此嘲讽我，说我是
靠身份炒作起来的，很是瞧不
起我。其实那时我根本不懂怎
么包装炒作自己，完全是被动
的接受顺印而已。
　　现在我虽然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明白流量的密码，但我已
不屑于包装自己了，我期待以
优秀的作品奠定自己的诗人身
份。虽然这个身份，很虚幻，
很没有含金量，但我视若珍宝。
“不学诗，无以言”；曰：“诗
无邪”；曰：“兴、观、群、
怨”。不管是抒写苦闷，抒情
言志，还是温情礼赞，升华灵
魂。诗歌的迷幻性是存在于道
之中的。老子曰：“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
名和道，其实就是诗的语言的
道场。
　　因为诗歌是灵魂的载体，
是道法自然的道。在这个道场
里修行，齐家、治国、平天下。
写诗其实就是修行的一种方便
法门。结果如何，因人而异，
因事而成，看各人的机缘造化。
不管怎样，尽管写，尽管思考，
如果有一句两句成为民族文化
的养料，那么，我要恭喜你成
为民族的供血人了。
　　写诗，只要有这种理想和
抱负，就不会去写那种下三滥
的低俗媚俗的污水横流的诗
了。当代诗坛乱象横生，主要
是当代诗人目光短浅，只看重
眼前利益，和急于求成的渴望
那点可怜的虚幻的名声带来的
利益变现所至。

文 /廖静仁（湖南）

　　清晨的丹炉山云雾缭
绕，进山的每一步都是风景。
远远望去，丹炉山像一个隐
者，沉寂在时光的宁静和幽
深中，似在享受时光的静美，
又似在禅思人世的轮回，不
然，你看那丹炉上升起的紫
烟，分明是注视尘世的眼睛。
也许是悲悯，普渡众生；也
许是参透玄机，力求长生不
老……陶冶丹岩精华，采掬
日月流彩，日燃夜煮，修炼
仙丹，劲风荡过，飘飘乎骑
鹤登仙。不管你来自多么喧
嚣的城市，不管你来自多么
繁忙的工作，都会沉思，会
感悟。人生的静美多么神往，
只有片刻也行。一方净土令
人哲思，一颗仙丹够你参悟。

　　隔着天堑，丹炉山借玻
璃桥与对面绝壁相通，玻璃
桥一级一级，一段一段向险
峻向天空延伸，是人间架向
天堂的云梯，我一步步走进
仙境。在这腾云驾雾中，我
会觉得奇迹并不遥远，而在
俯仰之间。但当我低头看到
桥下人走如蚁，路行如蛇，
便会被玻璃桥震憾 :中国跨
度最长，垂直高度最高……
油然而生对南丹人勇敢顽强
的奋斗精神的赞叹！自然是
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
　　我不是诗人，但我也情
不自禁吟出了诗句 :仿佛倚
天砍下一剑 /丹炉山壁立蓝
天 /日里腾云驾雾 /夜里摘
星攀月 /天生是奇迹的诞生

地 /丹炉山玻璃桥横空出世
/人生的探险 /生命的悬念 /
只要踏上玻璃桥 /便有从未
有过的体验 :有的，无的 /
虚的，实的 /胆小的，怯懦
的……/心的涅槃 /从大地
翱翔蓝天 /成功来源于心的
抉择 /跨出去 /永不回头 /
生命的风釆 /会在踏险的前
面 /璀璨耀眼
　　丹炉山玻璃桥一游，不
但让人欣赏了人间僻世的静
美，也给人羽化登仙的飞升。 
或 觅一处僻静，亦道亦佛，
禅悟岁月；或冒险闯荡，创
一代辉煌……若此，足慰平
生也！

游丹炉山玻璃桥
文 /李国中（湖南）

诗人的抱负

文 /艾华林（云南）

独舞 摄影 |盛利者 
著名漫画家邓辉华为《思想者》
选刊题字。


